关注老一辈歌唱家杜丽华的歌唱艺术，倡导云南歌曲演唱方法的本土化与多元化
（云南艺术学院音乐学院  尹伟）

收到云南省音乐家协会音乐评论学会暨“本土化与多元化”学术研讨会的通知后，对云南音乐家个案研究一栏——提倡对老一辈音乐工作者所作贡献的历史性研究已有了选题与思考。

作为一个在云南本土已从事声乐教学、表演二十年的专业教师、演员及录音棚演唱家（长期与本土作曲家保持亲密合作，进录音棚演唱大量原创声乐作品的一线职业歌唱者），脑子里闪现的第一个选题与人选就是杜丽华老师。杜老师教过我，而且是在声乐比赛前给予最为重要的指导性意见，使我能够在大赛中以细腻、完美表现新作品而获得优异成绩。杜老师是演唱经验极具丰富的老一辈歌唱家，自1955年毕业于四川音乐学院分配到云南省歌舞团工作退休至今，近六十年积累下来的舞台表演艺术经验，我们后辈应不断进行总结、研究，以便让更多的人从中学习收益。

杜丽华老师对新作品独到的理解、处理，尤其是云南本土歌曲，在她对我的几次教学中，完美体现了出来，这是我一直需要学习推敲的。作为云南本土培养的歌手，如何利用学院派美声、民族唱法，包括现在招生人气指数较旺的流行唱法优势，结合自身特点，唱好云南歌曲，是我向来所推崇的歌唱理念。这是云南的优势，也是我们的立足之本。黄虹、杜丽华、王郁芝、赵履珠、白秀珍等老一辈歌唱家就是这样立足于本土，闻名于全国的。她们既宣传了自己，又宣传了云南，使许多人对云南充满了好奇与向往。 

经过几代作曲家的辛勤耕耘，云南不断涌现着一批批旋律优美、具有一定民族音乐特色、又有着一定思想艺术性的优秀原创歌曲。如果不是这个优势原因所在，云南艺术学院音乐学院作曲与作曲理论专业就不可能于2005年10月成功申报为省级重点建设专业项目；2008年申报成功为国家级特色专业建设项目，获得国家教育部、财政部的专项经费支持，作曲专业当之无愧成为了云南省艺术学科建设、发展的一个标杆军。2012年12月中下旬，音乐学院迎来了成立十周年院庆，作曲系于12月23日晚在音乐厅举办了由云南本土作曲家创作的“艺术歌曲作品音乐会”，我演唱了傅鹏、丁煜伦二位老师的两首作品。《梦绕魂牵彩云南》是丁煜伦的代表作，我在2001年9月参加中国音协主办“全国歌手唱云南电视大奖赛”中演唱过此曲，获得专业组第二名的好成绩。这首作品在当时曾获得来自全国参赛歌手的好评，杜丽华老师曾经给我指导过。在与谢青老师合钢琴伴奏的时候，杜老给我的一些建议总是飘荡在我的脑海里。时隔12年再次演唱此曲，由钢琴正谱伴奏代替了原来的伴奏带，使这首曲目的艺术性平添了许多“学院派艺术歌曲”风范，我的演唱也有了许多新的认识、感受，再次激发了我对本土歌曲演唱、教学的兴趣。

12月25日上午举行了“2012国家级特色专业——作曲与作曲技术理论建设与发展论坛”，以中央音乐学院著名作曲家、中国管弦乐配器大师、作曲系博士生导师罗新民教授为首的与会专家，直接阐明了：云南最大的优势就是搞好具有多民族音乐风格的声乐、器乐作品创作的意见和建议。罗新民是地道的云南人，八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初曾在云南艺术学院音乐系担任过副主任，是我上学时候的老师。从云南到北京，他知道云南该做什么。

好的作品必须配备好的歌手演唱，作品、演唱的一体化工程成为推进这一学科发展的关键。但往往我们在参赛或演出时，选唱的还是以北京作曲家为代表创作的大主流歌曲，而选唱本土歌曲的并不多。原因在于：一、大主流歌曲有多个歌唱家范唱的样本，便于模仿；二、已形成一定的教学、演唱规律，容易把握。而本土歌曲几乎没有范本，靠的是自己。原因在于：在全省各大艺术院校的声乐教学中，尚未形成一定的教学规律与演唱气候，因而没有形成应有的演唱阵势。对本土原创歌曲演唱缺乏底气，已成为我省歌坛普遍存在的一个现象。许多歌手在参赛时这样对我说：“最想唱的是云南歌曲，却怕唱不好，选的还是大主流歌曲”。

以北京、上海为代表的大主流歌唱家们对云南歌曲有着永恒的兴趣，却因对云南歌曲涉及到的民族地域风格的把握环节而退却了，有的地州曾经把本地歌曲请北京歌唱家唱，结果花钱多多，没有达到预想的效果。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打铁还需靠本身，云南歌曲的演唱还得靠我们自己。云南歌曲的出现总是会令人耳目一新。2013年2月9日大年三十晚，在央视直播的春晚中，孙楠一首唱丽江纳西族的歌曲《净土》（化方词，李杰曲），再度引发了全国人民对云南的好奇与向往。

云南省文联、省音乐家协会每两年主办一次的“本土歌曲创作与演唱大赛”于2010年5月在曲靖师范学院及2012年5月在大理学院已成功举办两届，明年是第三届。赛事对推动本土歌曲的创作与演唱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对“如何才能唱好云南本土歌曲”的提议与研究已逐渐引发了各地歌唱演员、广大声乐教师、学生的积极思考。“云南歌曲的演唱”理应成为全省各艺术院校声乐教学中的一个科研议题，理应成为本土歌手热唱的一项内容与活动。

对云南本土歌曲演唱的研究与开发，必须对黄虹、杜丽华、赵履珠、王郁芝、白秀珍、田智周、杨戈、宋加林、白定蓉等老一辈歌唱家、教育家进行学习研究，才能找到实践与理论的依据，才能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兴而不衰的艺术院校声乐教学工作中找到一定的教学规律。在我省各艺术院校的声乐教学中，对本土歌曲的教学活动尚未形成气候，日常的教学曲目等同于全国同类艺术院校，根本张显不出云南独特的自然地理区域及特有的26个少数民族音乐特色声乐作品的优势。

杜丽华老师因演唱电影《阿诗玛》插曲而享誉全国，这部电影拍摄、录制于1964年，1977年在全国各大影院热播的时候，我还在家乡曲靖市富源县上小学，当杜老师和胡松华老师频繁出现在电视晚会上演唱《阿诗玛》插曲的时候，我在曲靖上初中，记忆犹新的是，当时看的还是黑白电视机。《阿诗玛》名扬了石林，使彝族音乐成为云南文化名片上的一个闪光点。络绎不绝的中外游客涌向石林，寻找那千年伫立的阿诗玛。《阿诗玛》在1982年第3届西班牙桑坦德国际音乐舞蹈电影节上获奖。《阿诗玛》名扬了配唱者杜丽华。
写杜老师，不需要象其他作者一样，从她学习歌唱、从事舞台艺术表演的年代、经历等角度写起。从课堂、教学中写，更显其意义。教学中才能够较好领略她的艺术风范与魅力；才能领悟、分析到她几十年演唱实践、学习探索而来的声音观念、歌唱方法，特别是对云南原创歌曲的演唱方法与艺术处理。

在1998——2003五年时间内，是我不间断参加省内外各类重大声乐比赛的最佳年龄。当时的赛事对年龄都有要求，不超过三十五岁，而且还要求演唱一首新作品。作为云南歌手，选择本土作曲家创作，具有云南民族音乐风格特点的新作品，是我们参赛歌手首先要考虑的，凭借作品的民族艺术特色，这是云南歌手参赛的一个优势点。尤其在美声唱法的比赛中，在千篇一律的颂歌题材下，若能有一首具有浓郁地方民族特色的作品，一定能给评委、歌手、听众以焕然一新之感。

我们参赛歌手纷纷与陈勇、晓耕、万里、马烁、丁煜伦、向美庆、陈应祥、欧建宁、黄波、吴俞林、石荣康等本土作曲家约稿，请他们创作适合于比赛用的艺术歌曲。在这样的情势下，杨晓萍作词，陈勇作曲的男中音独唱曲《红土地，红土魂》于2000年1月应运而生了。这是许多年以来，云南本土创作出来的第一首为男中音声部创作的美声艺术歌曲，且具有鲜明的云南区域、民族音乐特色，还配有钢琴正谱。我省创作的民歌作品居多，而美声作品居少，中音作品就凤毛麟角了。当然，男中音、女中音作品相对高音作品而言，更难出效果，更难写一些，作曲家们往往无人问津。比赛时，美声歌手要选唱一首适合于自己的原创作品是不容易的，尤其是中声部歌手。

2000年1月，省委宣传部、文化厅、省文联、省电视台共同举办了“云南省新人新歌音乐会”，由省歌舞剧院交响乐团伴奏，郑刚崇指挥。《红土地，红土魂》的出现，正好应运了这一主题，郑刚崇还为这首作品配了管弦乐总谱，后来我还多次跟昆明交响乐团合作演出过新年音乐会、科学之声等专题音乐会，程磊指挥。为了使这首新作品的演唱获得成功，也为了备战云南电视台2000年2月举办的“‘红塔杯’云南省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我第二次去找杜丽华老师上课了，第一次是1998年5月代表云南到北京参加“第八届全国青年电视歌手大奖赛”，请她指导新作品《忘我故乡》，这次主要是听取她对《红土地，红土魂》的意见。

这首作品的曲式是ABA三段体，由A抒情乐段转B段的小快板段，是我在演唱时感觉最难、思考最多的地方。在B段进唱前是一段较器乐化的间奏，作曲家用了两次转调，使乐队的情绪有了不断的发展变化。从“人类童年的脚步，擂响铜鼓风云激荡”到“丝绸古道的天险，回响马帮铃声叮当”的大乐句后有三拍的小间奏，到“唐标铁柱”的小乐句后有四拍的小间奏，到“元跨革nan”后又有四拍的小间奏。歌唱注重连贯性，讲求一气呵成；如果单从歌唱的角度讲，中间连续三次出现的小间奏，则是破坏了歌唱的连贯性；但作曲家一改歌曲的传统创作模式，刻意突出、加强了管弦乐的效果，做出了声乐交响化、交响声乐化的新探索，为了表现出孙髯翁《大观楼长联》里描述的唐中宗派兵收复洱海地区，立铁柱以记功；元世祖率大军跨革nan及筏渡过金沙江，统一了云南的史实战争场面。小间奏先是用了大小二度音阶，后又用了半音上行音阶，制造出紧张、令人窒息的战争场面，使现场演出效果更具感染力，产生了特殊的艺术效果。

“唐标铁柱”的“铁”是一拍，“柱”是三拍，后面就是四拍的小间奏。“元跨革nan”的“革”同样是一拍，“nan”是三拍，后面又是四拍的小间奏。唱的时候总给人感觉是“唱唱停停、停停唱唱”，我多次唱给黄严老师（音乐伴奏制作者）及陈勇老师听的时候，他们共同感觉这些器乐化的效果很好，但是声乐的演唱会给人有断续之感，不能跟乐队很好的融合在一起。如果是纯器乐作品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了，可这些地方恰恰却是此曲不同于其他纯声乐作品、独具匠心的地方。如何把这一具体矛盾解决好，使声乐、器乐达到交相呼应效果，是这首作品成功与否的关键所在。

杜老师把这一问题解决了。她说：“在唱‘唐标铁柱’的‘柱’字的时候，可以一直延伸到间奏，在唱‘元跨革nan’的‘nan’字的时候，同样一直延伸到间奏。同样，在B段第二句的“回响马帮铃声叮当”的“当”只有一拍，可以再延长两拍，都做减弱处理。她这一办法的提出，把问题解决了，使声乐、器乐各自应有的效果得以完美展现、统一。《红土地，红土魂》作为男中音声部的一首崭新作品，参加了“云南省新人新歌音乐会”；云南电视台举办的“2000年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美声组比赛，获一等奖；2000年文化部在南京艺术学院举办的“全国艺术院校艺术歌曲创作比赛”，获特别奖；2001年中国音协主办的“全国歌手唱云南比赛”获专业组第二名。陈勇老师把它收录在由云南民族文化音像出版社出版、省音协出品的“陈勇艺术歌曲作品CD专辑”（第八首）里。

杜丽华老师对《红土地，红土魂》行之有效的处理办法，使这首作品赢得了生机。由此，我感悟到，作为声乐家，还应当是音乐家，对乐队、器乐的研究是必需的。歌唱者在学习中往往只注重自己的唱，只把重心放在单旋律上，不注意对乐队、音乐部分的研究，导致艺术修养的整体欠缺，使自己的演唱不能跟乐队融为一体，处于各自为阵，与乐队分离的状态。对云南歌曲的演唱，仅靠嗓音本身是不行的，为了提高这些歌曲的艺术内涵，靠的是歌唱者全面的音乐修养。许多人一直片面的认为：唱云南歌只要有好嗓子，其他的都不重要，这是导致云南原创歌曲让人觉得整体艺术修养不够、思想内涵欠缺、音乐感觉单一乏味的一个直接原因。

《阿诗玛》演唱的成功绝非偶然，是杜丽华老师向来重视整体音乐修养的必然结果。杜老师对我说，她从川音毕业后在省歌舞团工作的10年间（那时不可能有什么伴奏带），演出都是乐队伴奏，六十年代省歌的乐队是很强悍的。乐队有那么多的器乐种类组成，是最丰富、最庞大的音乐群体，乐队对歌唱演员在音乐上的烘托、铺垫是完善其艺术表现最重要的方面。乐队是音乐的生命线，乐队就是音乐的代言人。对乐队的学习研究成了杜老师学习生活中的另一个部分。由于她与乐队近乎完美的合作、配合能力，赢得了在《洪湖赤卫队》、《货郎与小姐》、傣族歌剧《娥并与桑洛》、白族歌剧《望夫云》等剧担任女主角的机会，不断锤炼了自己。1964年她调到上海进行《阿诗玛》的排练视唱，《阿诗玛》是一部没有对白的纯音乐影片，剧本厚厚一摞，从头到尾全是歌唱，没有一句台词。除了唱功以外，对音乐的整体梳理、分析、挖掘，尤其对乐队部分的熟悉把控，都是演唱成功的必备条件，只有让演唱与音乐融为一体，才能达到艺术的完美。
     杜老师告诉我，她在电影局接受审查的关键时刻，而且是摒弃了录音，现场进行演唱：那天整个屋子全部挤满了人，楼上楼下到处都是期盼和审视的目光。她站在屋子中央，用云南优美轻盈的调子，唱起了石林边上的“阿诗玛”。一曲唱毕，四周掌声雷动，作曲家罗宗贤先生感动得热泪盈眶。由此，她顺利的进入到录音阶段。“阿诗玛”试唱的成功靠的不仅仅是嗓音和歌唱技术，得益的是杜老师内心涌动的音乐，包括乐队伴奏的虚拟音响。歌唱家一旦具备了歌唱技术，音乐就是她的灵魂了。

《红土地，红土魂》让我强烈的感受到提升音乐综合能力的重要性。在新作品的演唱中，注重演唱者自身多方位综合艺术能力的学习、提升，以张显音乐本身的重要性，这是本土歌曲演唱方法多元化的一个具体措施、体现。

第三次找杜老师上课是在2001年6月，“全国歌手唱云南电视大奖赛”专业组的赛前。这是2001年前在云南举办部门规格最高、参与面最广、宣传推广云南歌曲力度最大的一次赛事，分初赛、复赛选拔赛、复赛、半决赛、决赛五轮，云南卫视从半决赛、决赛、颁奖晚会皆进行现场直播。由于不受年龄限制，几乎全省的歌唱演员都出动了；全国的优秀歌手由各省音协选送，竞争力是可想而知的。

我选唱了金鸿为作词，丁煜伦作曲的《梦绕魂牵彩云南》。在这首歌中，杜老师提出两个问题：第一、是对个别乐句语言的特殊处理问题。在唱到“西双版纳夜色朦胧”这一句的时候，杜老师让我唱成“西扑song版纳”，这是傣族语言，西扑song是十二的意思，版纳是美丽、神奇寨子之意。在云南歌曲的演唱中，若能在个别地方强调出民族语言的本土特点，就会使作品更有味道,一听就是云南的东西。事实上，许多原创歌曲都具有本土民族语言特点，要善于抓住这一特色，我们的演唱就会显得很丰富。著名音乐制作人王永明老师推荐我演唱的一首由西双版纳本土音乐人刀洪勇词曲的《美丽的菩提岛》中就有多次出现的傣语“峦萨哩”，它是“菩提岛”之意。“峦萨哩”强化了本土歌曲的民族、地域特征，使听者产生一种新奇、梦幻之感。语言的本土化问题是云南歌曲演唱中的一个特色定位，这是词曲、演唱都需注重的环节，演唱者应当象词曲作家、音乐学家一样，深入到民族村寨去采风、体验，去听民间艺人唱歌，学习一些民族语言来丰富自己的演唱。这是云南歌曲演唱本土化的又一具体体现。

杜丽华老师特别注重本土歌曲演唱中的语言问题。为了把歌词，细小到每个字，都交代得一清二楚，她主张运用戏曲的咬字去歌唱，因为听者对原创歌曲都是不熟悉的，首先要让人听明白唱的是什么，咬字的清晰直接关乎作品的成功。一些新作品就歌词内容和旋律都是很好的，由于歌唱者的咬字不清而丢失了观众群，首唱时的重要性无需质疑。

由云南艺术学院吴卫民院长作词、我省著名作曲家晓耕作曲，为2010年院庆50周年创作的云南艺术学院校歌“桃李芬芳、弦歌一堂”在录音成品前的一个环节值得一提。晓耕老师把经过精心谱曲的歌谱拿给吴院长看，正好遇到一位声乐教师，就请他视唱。晓耕老师说，由于这位老师含混不清的咬字使吴院长对这首歌大失所望。对此歌寄予很大希望的吴院长，直接怀疑起这首作品的质量。后经晓耕老师精心挑选歌唱演员，成功录音后才使这首优秀的作品展示在云艺人的面前，这应验了著名声乐教育家金铁霖先生常说的“歌保人，人保歌”的名言。

戏曲演员的咬字是很清晰的，他（她）们在演唱时都应用了念台词的功夫，嘴角都特别有力，这不是紧张的用力。适度的紧张是必须的，过度的紧张是不正确的，全部放松的嘴巴咬字是模糊不清的。杜老师在范唱时，嘴角力量的正确使用，确实让我感觉到歌唱语言的绝对清晰。2001年，她已是68岁的老人，除了感到她吐字清楚、清晰外，声音的位置也是极高的，一点都不显得苍老，一点不象68岁老人唱出来的，象40岁人的声音。杜老师说“这都得源于戏曲，我五六岁就进戏园子听戏，那是最令人流连忘返的地方，刘奎官、马连良等角儿的戏，迷得我魂儿出窍，一张嘴就是：“一马离了西凉界……”“海岛冰轮初转腾……”无论生旦净末丑，会唱什么就唱什么。戏曲唱腔的优势被杜老师吸收，使她的歌唱吐字清晰、传送自如。注重对戏曲种类的学习、借鉴，是杜老师通过自身的学习成长道路，给我们的最好启示。
听听她年青时录制的盒带《姑娘生来爱唱歌》、《苍山歌声永不落》、《撒尼人民心向红太阳》、《景颇山上丰收乐》等歌曲，感觉到她的演唱并没有受当时录音设备的限制:清新、甜美、流畅、圆润、明亮；每一句歌词、每一个字清晰可辨。这些宝贵资料记录下了杜丽华老师美丽动听的歌声；记录下了那个时代，录音棚为歌唱家录音的点滴故事，成为我们学习、传承、研究老一辈艺术家的珍贵资料。

吐字的清晰还与腔体的大小有关。腔体决定声音的形状，腔体大小的适度把握，直接影响吐字的清晰。民歌演唱者的腔体相对小些、横些，这有利于吐字的清晰；而美声歌手的腔体开得大些，竖些，吐字容易模糊；而流行歌手的腔体较随意，近似于说话，这也有利于吐字的清晰。作曲家在创作中都会不自觉的运用一些民族音乐元素，其中不乏有各地、各民族有影响、有特点的民歌。为了唱词的清晰，也为了表现出少数民族民歌的韵味、特点，美声歌手的腔体不宜太大，不能用唱外国歌剧咏叹调的腔体去唱这些歌曲，但也不是不用腔体、挤着嗓子去唱。用打哈欠的方法、横竖比例适度的口型、适度微笑的笑肌，就是演唱时最好的腔体，这样的演唱能保障声音的明亮、圆润、吐字清晰。

杜丽华老师1950年考入四川音乐学院，师从我国美声唱法的泰斗，抒情花腔女高音歌唱家、声乐教育家郎毓秀，郎先生曾经留学于比利时皇家音乐学院声乐系和美国辛辛纳提音乐学院。在学校里，她从郎先生那儿得到了最规范的西洋发声训练。此外，施鸿鄂、罗容钜、沈湘等大家都对杜老师进行过指导。在云南省歌舞团，她努力钻研云南民族民间音乐，大理的风花雪月、景颇山的璀璨阳光、瑞丽江畔的淡淡薄雾、圭山的峻秀、长湖的清凉，火把节的狂欢，统统都化作了滋润她清亮甜美歌喉的营养液，使她找到了西洋发声与中国民族民歌演唱，尤其是云南歌曲相融的最佳契合点，达到了钱钟书所说的“沆瀣融合，无分彼此”的艺术理想境界。22岁就被文化部封为“青年歌唱家”，她同田智周老师在云南艺术剧院举办了文革后的第一场音乐会，受到春城人民的极大欢迎。

美声是一切唱法的基础，杜老师在给我范唱的时候，腔体不是开得很大，这是演唱云南本土歌曲必须的，要不就咬字、吐字不清了。她之所以那么大的年纪还有如此好的声音，靠的就是美声扎实的基本功，为突出语言的特点和清晰，运用好腔体适度的横竖比例，使声音既有亮度，但又不失圆润。1995年，云南省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聂耳《义勇军进行曲》创作六十周年音乐会在玉溪举行。舞台上，年届六十一岁的杜丽华，一曲情真意切、声情并茂的歌剧选段《看天下的劳苦人民都解放》唱得剧场内掌声雷动、经久不息。花甲之年的杜丽华，嗓音依然明亮甜美，气息依然坚实丰沛，同台的青年歌手们几乎异口同声：“还是杜老的嗓子经唱！”杜丽华说：“只要你气息稳定，喉头开放，共鸣运用恰当，声音自然就会漂亮。是的，作为云南歌唱家，不仅要唱好这些中外传统经典曲目，还要把这些传统方法、技能的优势结合、吸收好，用于本土歌曲的演唱。这同样是提倡本土歌曲演唱方法多元化的重要实践理论之一。

由于篇幅及个人能力所限，要讲的话还很多，感到对杜丽华老师歌唱艺术的研究还只是涉及到一些点滴。但无论如何，这毕竟是一篇倡导演唱云南本土歌曲方法多元化、本土化的文章，相信以后会有更多的演唱者关注这个课题，不妥之处敬请各位评委原谅。

